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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
为何你的精力
总是用不完钥
接到未成年人的求助
从不说难钥

是什么在你的身上
发出淡淡的光环钥
你穿着野蓝纸鹤冶的衣服
这么好看遥

有人问你平时闲吗钥
哪有这么多时间
去救苦救难钥
你笑了笑遥

我知道你有多忙袁
每次联系工作
你总是在路上遥
可是袁
你从来不缺席袁
你说志愿活动
是幸福的体验遥

有人问你是谁钥
你是可爱的大哥哥袁
你是可亲的大姐姐遥
你是帅帅的叔叔袁
你是暖暖的阿姨遥
你是一束引领未来的光袁
你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

我志愿袁
我志愿浴
伸出我们的手袁
助你走过人生的八十一难袁
扶你穿越生命中的风雨雷电袁
闯过成长中的一道道关遥

六月絮语
六一
踏着金色的麦浪
奔涌而来袁
收获的喜悦
是你无双的风采遥

六一
随着和煦的晨风
吹拂而来袁
未泯的童趣
是你闪亮的期待遥

六一
懵懂的芽儿
舞动随心所欲的节拍袁
睁开无邪的眼
好奇着人间的斑斓多彩遥

六一
不只是一个日子袁
那是我们心底
不曾忘却的记忆袁
那是我们眼里
永不褪色的美丽遥

词两首
阴文心

读书为己又为人袁
切莫贪玩毁前程遥
祖国家庭怀厚望袁
辛勤刻苦学业成遥

课程作业千万里袁
热血丹心精气神遥
满腹经纶功成就袁
时代圆梦铸国魂遥

劝 学
阴孙万楼

在广袤的滩涂上袁还有三样特产不得不说袁那就是
鲻鱼尧条虾尧欢子遥

渔民中流传有几句顺口溜院斜鲻头尧马鲛尾尧鲻鱼
骨头鮸鱼嘴遥意思是袁在茫茫大海中袁斜鲻鱼的头袁马鲛
鱼的尾袁鲻鱼的骨头和鮸鱼的嘴袁都是些不得不吃袁一
吃就放不下的食料袁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香尧酥尧脆尧
嫩遥如果是淡水鱼袁那么那些鱼骨头尧鱼尾巴尧鱼嘴什么
的袁都是美食家们的弃货袁除了鲢鱼头还能炖出鲜白的
汤来袁喝了有营养有滋味袁其余淡水鱼的头那都是马尾
穿豆腐要要要不能提袁不是肉少骨头多袁就是味同嚼蜡遥
那淡水鱼的骨头更是上不了桌面袁 上了桌面也无人问
津的下脚料袁报纸上尧电视上还经常出现被鱼骨头卡住
喉咙戳伤胃的极端报料遥

鲻鱼骨头却与上述的鱼骨头大相径庭袁 它不仅不
硬不戳人不卡喉咙袁而且嚼起来特香遥说到鲻鱼骨头那
就不得不说鲻鱼了遥这鲻鱼形似棒槌袁长长的身子流线
型的身材袁在鱼类中它应该算是野美人冶了遥鲻鱼一般条
重约八两袁也有很大的鲻鱼袁个重能达到七八十斤遥 鲻
鱼的食性很复杂袁青苔尧渣草尧小鱼小虾都是它的美食袁

但它的野荤菜冶也只能是些小鱼小虾袁稍大一点的鱼呀尧
虾的它不是逮不住袁而是它的牙口没福气袁它那两排短
短的牙齿根本没办法磨碎稍大一点的鱼虾袁所以袁我们
逮到的鲻鱼胃里都是些整个儿被囫囵吞下的小鱼小
虾遥

鲻鱼喜欢群居袁且不喜深水袁常在滩涂的浅水区群
居袁所以袁过去渔民有一种简单的作业叫到罩网袁时不
时地会碰上鲻鱼窖子袁要就不碰上袁要碰上少说得有三
两千斤遥 眼下袁由于酷鱼滥捕袁碰上鲻鱼窖子的几率变
得很低袁偶尔碰上一次袁也就三五百斤的作相袁很难见
到一罩三两千斤的彩头了遥

我们这一带的滩涂上袁还有一种贝类叫欢子袁欢子
相对于蛏和蛤蜊及文蛤来说野档次冶要低一些袁不过鱼
是鱼味袁肉是肉味袁欢子也有它独特的鲜味袁所谓野三月
菜花欢冶 就是经常挂在渔民以及我们这一带老百姓嘴
上的一句俗语遥 所谓野三月菜花欢冶袁那意思是袁阳春三
月袁 金黄的菜花开满田野袁 那时不仅菜花金灿灿的一
片袁好看得很袁涂上的欢子也爬了袁肥得让人野夺你的筷
子也不肯丢手冶遥到三月前后袁市场上的欢子十分抢手袁

这时你随便走到哪家袁都会闻到灶间那欢子汤的鲜味遥
逮欢子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袁 完全没必要让那些钩

子尧小锹来充当你的野助手冶遥 就是岔开两腿袁双脚之间
约一尺距离袁然后你就开始抖动你的双脚开晃袁晃着晃
着袁脚下的沙子就开始流动袁晃着晃着袁你周围约十几
平方米面积的沙层就会汇聚成沙流袁 就像小溪的流水
一样袁顺着你双脚晃成的塘袁潺潺地流了进去遥这时袁你
会发现袁白晃晃的欢子就像一只只闪闪发光的银元宝袁
躺卧在沙面上袁等着你去拾掇遥

晃欢子要经受三个身体和技术层面的考验袁 一个
是要不怕寒冷遥早春三月袁春寒料峭袁你只有使劲地晃袁
才会晃出热和汗来遥 二是要选准滩地袁尽量选那些没人
晃过的滩面遥 如果满滩一捆柴或者是瞎子吃肥肉袁块块
是好的袁那就只能是事倍功半袁晃了半天袁却所得无几遥
三是要即晃即收遥所谓即晃即收袁就是当欢子露出沙面
时袁你就要放下手中其他的活计袁及时地把它们收拢到
一起袁然后装入袋中遥 如果你以为欢子已晃出沙面袁只
有束手就擒的份袁那你就大错特错了遥 这时袁如果你放
松警惕袁只顾另寻地方继续扩大战果的话袁已被晃出沙
面的欢子便会趁此机会袁迅速钻入沙中袁当你发现已入
沙里的欢子袁想再去晃它时袁为时已晚袁因为这时的沙
子已成板沙袁尽管你花上再多的力气袁也是公公驮儿媳
妇要要要吃力不讨好遥

滩涂拾趣渊三冤
阴李志勇

历史年份总是会以重大事件为标志袁人
生经历也是同样如此遥1977年 10月袁中断了
10 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了袁莘莘学子挤上野独
木桥冶袁我也是其中一员袁那年高考袁往事如
昨遥

1976年 7 月我高中毕业袁回到老家开始
种地袁过着上工放工挣工分的日子遥 中秋节前
的一天袁 家中广播喇叭播出国家恢复高考的
消息袁 很快从县里尧 公社到大队专门开会传
达袁登门通知到人袁宣传动员知识青年参加高
考遥 我心里很高兴却没有底气袁两年高中是在
开门办学的劳动中度过的袁 肚里没学进去多
少知识袁 在家人再三鼓励下还是硬着头皮报
了名遥 离考试只有一个多月时间袁所有能学习
的资料疯抢无货袁 四处找到的书亦是草草翻
翻袁公社也组织复习袁老师补习门庭若市袁但
现做的炉子怎么也打不出好烧饼袁 连撞大运
的投机心理都没有袁 就这样随大流参加了那
年高考遥

到了考试那天袁 我早早吃了母亲做的早
饭袁 和村里十几个学兄学弟们坐着机帆船去
集镇上的袁 那心情就像船后翻滚的浪花遥 初冬暖阳照进考
场袁我忐忑坐到位置上遥 除教室尧会议室用于考试外袁在操场
上还用大油布围起来袁摆上不同颜色的桌子袁事后才知因为
参考的人多袁是政府临时从机关单位甚至一家一户借来的袁
地面撒上横竖白石灰线就当考场了袁周边彩旗飘飘袁答卷对
否渺渺遥 当天考试结束不用发榜我就晓得自己结果了遥

落榜不落志袁第二天闷声不响下田做工袁当时家里因为
缺少劳力袁父母省吃俭用供我们兄妹几个念书袁家里年年是
超支户袁部分口粮都被队里周转卖到粮站去袁我的心思只想
用劳动尽快改变这个窘境袁 在一个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
的家庭袁哪有心情复习再考袁但是袁我的学习热情似火袁求知
若渴劲头不减袁利用工余学习袁一有时间就看书袁想到哪写
到哪袁口袋里我装小书小本子袁歇工时他人打嘴磕牙袁我坐
田埂上写写画画遥 终于有天壮着胆子把写好的小稿投给县
广播站袁结果被采用了袁让我喜出望外袁于是又将稿子反反
复复修改后寄给叶盐阜大众报曳袁没想到再次刊登见报遥

当一个人在逆境中袁 忽然抬头看见前方不远处有束光
亮袁瞬间激发的力量是惊人的遥 于是我铆足了劲边劳动边学
习边写作又坚持了 3 年袁直到镇里发现了已露尖尖角的野小
荷冶袁决定试用 3 个月看看袁我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拿出用
稿量证明了自己袁 从此走上了由业余到准专业再到专职新
闻人的路子遥 其间还带薪考了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新闻专
业学习 2年袁也算圆了我的大学梦遥

又到一年高考时袁翻开南师大楼前的合影照袁照片背后
是我 30 多年前写的两句话院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袁书本是
为学习人准备的遥

今天我很感谢当时的自己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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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过后袁经过一番辗转袁我终于来到了向往已
久的盘湾中学遥

上英语课了袁因为初中时候没有英语教师袁我只
是从数学老师那里学会了野A尧B尧C尧D冶遥 不能回答老
师的提问袁 其他的同学总能说一声 野I can爷t袁I
am sorry浴 冶而我却唯有沉默以对遥 我记得袁那时
候的英语老师姓张袁 张老师亲切地对我说院野sit
down袁please! 冶可惜的是我不能领情袁还是傻傻
地站着袁 直到老师不耐烦地用我听得懂的汉语命令
我坐下遥

我像是一个透明人袁 在盘湾中学安安静静地度
过了三年的高中时光遥没有多少人能够认识我袁我也
不认识多少人袁寂寂无闻袁但我终于还是创了纪录袁
首次参加高考袁 英语学科我史无前例地考了 7 分袁
名落孙山便毫无悬念了遥父亲操心我身单力薄袁上不
了野河工冶袁便出主意让我学一修鞋的手艺遥母亲心疼
我将走街串巷袁日晒雨淋袁就找到一个远亲袁请他收
留我学习镶牙遥我领受了他们的好心袁却无法认同他
们的建议遥 我要读书浴

记得是 1984年盛夏一个酷热的午后袁 我站在
了班主任老师家门前的树荫下遥我迟迟不敢进门袁因
为屋里是一片欢声笑语袁 我昔日的同窗们正在向老
师报告他们野高中冶的消息袁畅想着他们美好的未来袁
我终于知道了自惭形秽是怎样的一种滋味遥 等到日
落西山袁 终于等到了班主任老师欢送他的得意弟子
们出门远去袁我这才有机会说出我复读的愿望遥 野你
7分的英语成绩任谁都不敢奢望袁 上大学也不是唯
一的出路袁你还是回家去学一门手艺更现实一些遥 冶
班主任老师的野忠言冶让我脸皮发热袁心口发凉遥我知

道袁 我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袁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的
家遥等到失魂落魄的我一路走到村口袁正在路边等我
的母亲袁看着我苍白的脸色一定吓得不轻遥

心疼我的母亲虽然也对我不抱什么指望袁 可仍
然强打起精神为我东奔西跑袁磨破了嘴皮袁说尽了好
话袁我终于又坐在了盘湾中学的课堂上遥 这一次袁我
不只是知道了累袁更知道了疼袁落后让我知道了痛苦
的滋味遥 下自修了袁教室里熄了灯袁可煤油灯下还端
坐着我孤独的身影遥鼻孔里灌满油灰袁能用手指抠出
一团曰无意中碰倒桌凳袁在寂静无声的夜里能惊出我
一身的冷汗遥 星期天袁放假在家袁与我同住的奶奶一
觉醒来袁催我休息袁我却把头浸在寒冬的凉水里袁赶
走困倦袁继续苦读遥

又是一个黑色的七月袁多少人金榜题名袁又有多
少人名落孙山遥天道酬勤袁这一年的高考我却是出奇
的顺利遥 我不仅以超出录取分数线 40 多分的成绩
被一家师范类的专科学校录取袁100 分的英语试卷
竟考了 72 分之多袁超过了班上几乎所有同学袁惊得
老师和同学们目瞪口呆遥

现如今袁我也是一名中学语文高级教师了袁在县
内一所高级中学任教遥 我还有幸被评为县里的名教
师袁高中语文学科带头人遥回想三十多年前的沟沟坎
坎袁 我不由想起了冰心老人曾经说过的话院野成功的
花袁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浴 然而当初她的芽儿袁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袁洒遍了牺牲的血雨遥 冶

是啊袁人生在勤袁不求何获钥 我要告诉年轻的朋
友们院成功不会随随便便与人绝缘袁但也没有人能够
随随便便成功浴

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
阴吴杰明

爱之深切袁 恨之入骨遥 爱恨情愁的事谁都有经
历袁但到达这般程度的并不多遥 在我的人生中袁现在
想想袁高考应该算是这样的事遥

爱高考袁因为重要遥恨高考袁也因为重要遥既爱又
恨袁皆是因为高考很重要遥

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袁在野大有作为冶的
广阔农村袁 那个时代能够改变农村娃命运的路只有
一条袁老师说叫野独木桥冶袁家长说叫野跳农门冶袁那就
是高考遥 只有走出考场袁拿到大学入学通知书袁你才
能突变野农冶的基因袁才能成为城里人尧成为单位人尧
才有机会过上梦想中的生活遥

记得那是一九八七年袁在那个炎热的夏天袁在那
个烈日当空的中午袁 邮递员把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
我家时袁所有的人袁包括我尧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左
邻右舍袁都很高兴袁很激动遥 父母赶忙把地里最好的

西瓜摘了回来袁招待大家袁心甜口更甜遥 那天最高兴的是我的父母袁
他们盼望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袁那份自豪感袁自然而然地从心底迸
发出来袁洋溢在脸上袁表现在举手投足之间遥 我早知道这事的发生袁
也是兴奋袁但并没有也不能表现出来遥

的确袁是高考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遥 因为上了还不错的大学袁毕
业后国家分配了工作袁进了城尧安了家遥 我的人生起步袁和同村的玩
伴比起来袁确实要好得多遥 至于现在的生活袁则是另当别论了遥 但于
我袁终究要感谢高考尧感谢大学遥 假如不是考上大学袁我的路一定要
辛苦得多尧曲折得多遥

高考是竞技场袁竞争残酷遥 我们那时高考升学率全国不足三成袁
到我们农村学校能有一成就相当不错了遥 当我稀里糊涂考进高中
后袁老师就不停强化高考的意识袁一切就围绕高考转动不息遥 由于我
们基础太差袁因此需要补课的内容太多遥 比如英语袁因为大部分同学
中考只有几分袁因此高中就选用从 ABC 开始的速成教程遥 再加上那
时老师教学水平也难比城里学校袁因此勤能补拙成为老师和同学的
共识袁以时间换分数成为野压榨冶自已的理由袁所以高中的生活就在
没完没了的作业和考题中度过袁没有体育尧没有音乐袁更不敢奢谈特
长和情感遥

就是这样的努力袁在高考分数线面前袁我的首次高考还是败下
阵来遥就差 10分袁我落榜了遥但老师和家长并没有失望袁于是我又开
始野高四冶年级的学习袁复读再次高考遥 那一年的学习袁现在想想都很
后怕袁如果现在再来一次袁恐怕不能坚持下来遥 但结果还不错袁一年
的时间换来高考分数的提升袁 那年我们班 50位同学考上了 35 位遥
但进入大学袁我便发现和城里的同学比袁除了分数袁我们什么也不
会尧什么也不懂遥 高考面前袁我们只会读书遥

时间在变袁但高考竞争和残酷始终未变遥 高考的爱恨情愁袁也延
续到我们的孩子身上遥 虽然现在高校扩招袁城里学校条件也非常之
好袁但考上更好的大学尧读研尧读博袁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更为
有利的条件遥 因此袁孩子们又在重复我们的故事袁而且绝对是有过之
而无不及遥 苦了孩子的人袁累了家长的心遥

读书苦尧高考难袁始终是社会热点遥 取消高考袁有人疾呼袁但没有
了高考袁又怎样选拔人才袁又怎样体现公平呢钥 爱之尧恨之袁为之努
力袁为之付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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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之后袁家乡的蚕豆上市了袁大街小巷袁隔几
处就能看到肩挑担子的农夫或腕挎竹篮的村妇袁满
满的碧油油尧肥嘟嘟的豆荚袁鲜嫩得能掐出水来遥

蚕豆吃法颇多袁焖尧炒尧炸尧煮各种烧法袁样样好
吃袁 用指甲剥去外面的豆荚袁 跳出来的豆子碧绿嫩
糯袁加一点切碎的咸菜袁连内皮炒袁滋味盛赞曰炒红苋
菜时加几颗蚕豆瓣袁色香俱佳曰番茄蛋汤里放一点蚕
豆瓣袁亦能提味曰我家乡有豆瓣饭袁用蚕豆小麦一起
煮饭袁可以预防疰夏遥我的吃法却是最寻常不过的葱
花蚕豆袁热锅下油袁母亲将蚕豆倒入锅内袁快速翻炒袁
末了袁抓一把葱花扔进去袁颠两下袁直至豆皮起皱袁一
道极有特色的家常下饭小菜就上桌了遥此时的蚕豆袁
入口酥绵袁清甜的汁液在口中迸出尧在唇齿间流淌尧
在舌间酝酿袁鲜嫩非常遥

江南有叶蚕豆谣曳院野蚕豆青袁蚕豆黄袁青的嫩袁老
的黄袁由青转黄太匆忙遥冶嫩蚕豆上市半个来月袁豆嘴
处变黑袁蚕豆渐老袁可老蚕豆自有老蚕豆的吃法袁譬
如袁烹调前可在豆嘴处剪开袁方便吃时吐壳袁彼时的
蚕豆略带点沙袁别有一番滋味遥 还可以加点油盐袁连
壳炒来吃袁这就是民间小孩子最喜欢吃的野炒盐豆冶遥
鲁迅小说叶风波曳里被九斤老太骂野一代不如一代冶的
曾孙女六斤袁 在吃晚饭前捏一把在手里吃的就是炒

盐豆遥 有一种久负盛名的吃法袁将老蚕豆连皮煮熟袁
加点桂皮尧食盐袁美其名曰野茴香豆冶袁既可做下酒菜袁
亦可当零食吃遥在鲁迅先生故乡绍兴袁茴香豆是一味
极好的佐酒之物遥一次我和老伴去绍兴旅游时袁特地
来到绍城的咸亨酒店袁买了一碗黄酒尧一碟茴香豆袁
坐在方桌上有滋有味地品尝起来袁 咸亨的茴香豆很
有嚼劲袁黄酒也有年头了袁酒香和豆香在唇齿间弥散
开来袁恍然间袁似乎穿越到了那个年代遥

儿时袁我曾寄居外祖父家袁外祖父素喜饮酒袁心
灵手巧的外祖母常把鸡蛋尧韭菜尧蒜苗尧咸菜尧火腿尧
笋片噎噎或烧或炒袁做成一道道美味可口的下酒菜袁
吃得我差点连舌头也吞下肚遥 外祖父无事常独坐老
宅的庭院里袁靠着藤椅袁咪一口黄酒袁夹一粒茴香豆袁
嚼起来嘎嘣脆袁 豆子是姨妈从上海老城隍庙捎来的
奶油茴香豆袁也叫铁蚕豆袁非牙口极好袁压根嚼不动遥
我看他吃得香袁也嘴馋起来袁忍不住抓一把塞进小嘴
里袁 硬邦邦的豆子差点把我的乳牙硌没了遥 打那以
后袁我再也没碰过茴香豆遥

野翛然山径花吹尽袁蚕豆青梅存一杯冶袁我忽地忆
起外祖父当年吃茴香豆的场景袁 便从橱柜里取出友
人赠送的青梅酒袁去街上杂铺店买来一小袋茴香豆袁
自斟自酌起来袁茴香豆越嚼越香袁耐人寻味遥

一盘茴香豆
阴江正

芒种又称野忙种冶袁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遥
芒种忙种袁正是麦黄稻种之时袁芒种的到来袁吹响了农业人
抢收抢种的冲锋号袁每逢这个时候袁也正式代表着我们真正
进入了野三夏冶农忙季遥

野栽秧割麦两头忙袁芒种掌灯夜插秧冶袁这时候的时间是
争分夺秒计算的袁 农人们正夜以继日地在这一收一种之间
迅速地转换袁收获夏粮袁收获丰收的喜悦袁播种秋实袁播下希
望的种子袁再一次憧憬美好的未来遥

对于生活在农场的人袁即便未曾从事农业生产袁看到熟
悉的农业领导尧同事们风尘仆仆的身影和晒得黝黑的脸颊袁
我也能真切体会到天气的热和芒种的忙遥 是呀袁芒种到袁便
正式进入了仲夏袁早上九点以后袁火辣辣的阳光毫无遮挡地
铺洒下来袁炙烤着广袤大地袁但辛劳了一冬一春不就为了此
时的丰收吗钥 田野里一片片沉甸甸的麦穗闪烁着金黄的耀
眼的光芒袁暖风吹过袁金色的麦穗随风飘动袁空气里都弥漫
着新麦的清香袁芒种到袁连同风都忙碌了起来呢袁风吹麦浪
原来是这么美丽的盛景遥 为了夏粮丰产丰收袁 为了颗粒归
仓袁再努力一把遥

当然袁 这努力和辛劳袁 没有亲眼瞧见的城里人永远不
懂袁在他们印象里袁现代农业早已实现了全程机械化遥 诚然袁
现代农业解放了不少人力袁 面朝黄土背朝天挥镰收割的传
统方式已成为过去袁 取而代之的是联合收割机在麦田来回
穿梭袁但六万亩的耕地由百余人进行管理袁面对茫茫田野袁
每个人都是深耕精种尧操作机械的多面手遥 昼夜辛劳还不算
什么袁农业人看天作业袁就拿夏收来说袁芒种时节袁成熟的小
麦要收割袁若遇阴雨天气袁小麦易脱穗尧发芽尧霉变袁所以必
须抓好晴好的日子袁抢割尧抢运尧抢脱粒袁朝五晚九都算早
的袁这时候的农业人袁一天能睡上四五个小时都是奢侈袁他
们整日挥汗如雨袁 在田野穿梭巡逻袁 又或者在场头翻晒粮
食遥 更何况今年又是种植油菜的第一年袁比起小麦袁油菜抢
收更为不易袁太阳一晒就炸开袁必须清晨带着露水收割袁农
业人起得更早了遥

芒种袁正是收获喜悦尧播种希望的美好时节袁我相信只
要我们全力以赴袁定能实现野三夏冶全胜袁收获夏粮丰产高产
的喜悦袁实现秋收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遥 其实袁人生也是如
此袁生命的丰厚就在于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忙忙碌碌的努力袁
只要用心努力袁梦想就在前方袁所有的付出也都会结出累累
硕果浴

努力终将有所收获
阴邱玲娜

出海 王万舜 摄


